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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红包税务处理思考

【摘要】本文对电子红包这一创新型的互联网金融业务进行分类，主要分为C2C电子红包和B2C电子红包两大类，

然后对B2C电子红包进行了细分，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相关的税务处理问题，最后提出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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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腾讯、阿里巴巴等公司利

用互联网支付技术将金融与中国传统民俗红包结合起来，推

出了电子红包业务，这无疑是一项具有创新性的互联网金融

业务。相对于 2014 年春节，微信红包横空出世、一枝独秀，

2015年春节，腾讯和阿里巴巴的电子红包可谓遍地开花，总

体呈现出微信、支付宝、QQ红包、新浪微博等多足鼎立的局

面。伴随着“抢红包”活动的热潮，与之相关的税务问题也开

始出现。但是对于该类互联网金融创新业务，我国的税务机

关并没有出台相应的税收政策对其进行规范。因而，本文拟

对电子红包所涉及的相关税务处理问题进行探索。

一、电子红包的分类

本文根据电子红包的发送者、接受者和发放形式三个方

面来对其进行分类。

按照红包的发送者来分类，可分为C2C电子红包和B2C

电子红包。C2C（Customer to Customer）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

电子商务，比如，亲友之间相互发送的红包也可以叫做C2C

电子红包；B2C（Business to Customer）是企业与客户之间的

电子商务，比如，企业向客户派发的红包也可以叫做B2C电

子红包。

按照红包的接受者进一步对B2C电子红包予以细分，分

为B2C员工电子红包、B2C用户电子红包和B2C公益捐赠

电子红包。B2C员工电子红包是企业发给与其有雇佣关系的

员工的红包；B2C用户电子红包是企业发给与其没有雇佣关

系的用户的红包，也包括潜在用户或者不确定用户；B2C公

益捐赠电子红包是企业发放给特殊性人群的红包，发放的

目的是扶贫救弱，笔者认为有必要把它单独列为一类来进行

讨论。

按照红包的发放形式再对B2C用户电子红包进行细分，

分为B2C用户现金电子红包和B2C用户卡券电子红包。这里

的卡券指折扣券、代金券等电子卡券。

二、电子红包的税务处理

（一）C2C电子红包的税务处理

C2C电子红包一般分为有指定对象的普通红包和没有

指定对象的拼手气群红包两种形式。后者首先由用户自行设

置好红包派发的个数和总金额，在支付成功后由系统随机生

成金额不等的红包，然后再向亲朋好友进行发送。这就是所

谓的需要抢的红包，增加了一定的趣味性。但是不管采用何

种派发形式，其实质都是C2C电子红包，笔者认为对于这种

C2C电子红包不应该征税，理由如下：

1. C2C电子红包属于无偿赠与。有人认为，获得的C2C

电子红包是一种偶然所得，应该按“偶然所得”项目来计算缴

纳个人所得税。但是笔者不赞同这种做法，因为《个人所得税

法实施条例》中对于偶然所得的界定，是指具有偶然性质的

个人得奖、中奖、中彩等所得以及其他偶然性质的所得，看起

来似乎与拼手气群红包有点相似，但事实上，二者的性质是

有极大差别的。偶然所得具有赌博的性质，而亲友间发放的

C2C电子红包，更多传递的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与关怀，其法

律实质是一种无偿赠与的行为。但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下发的《关于个人无偿受赠房屋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

知》（财税［2009］78号）仅仅规定了对于个人无偿受赠房屋取

得的受赠所得要按20%计征个人所得税，其他赠与行为并不

在此征收范围之列。这是目前个人所得税征缴的一个盲区，

因此，笔者认为，收取C2C电子红包不应该缴纳个人所得税。

2. C2C 电子红包金额小，应暂免征税。亲友间发放的

C2C电子红包一般是有最高限额的，以当前最火热的微信红

包为例，发送者单次发送红包的上限金额是200元，那么相应

的获赠者单次也最多只能获得200元的红包。根据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个人取得有奖发票奖金征免个人所

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7］34号）的规定，个人获得单张

有奖发票奖金所得不超过 800元（含 800元）的，应该暂免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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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个人所得税。借鉴其对征税金额的有关规定，微信红包

200元的限额也应当在个人所得税暂免征收范围之内。虽然

其他C2C电子红包的限额各不一致，但是通常这类电子红包

的金额都比较小，单次最少的只有0.01元，鉴于此，也应该暂

免征税。

3. C2C电子红包不具备征税条件。C2C电子红包的大部

分参与者基本上是收红包与发红包同时进行的。若只是单纯

地在发放环节或接收环节对C2C电子红包进行征税，都会导

致重复征税问题出现。因为参与者收发红包都是由互联网第

三方支付平台统一操作的，分别征税会造成资金的重复使

用。若是对C2C电子红包中的增加额征税，参照增值税的处

理方式，用收到的红包金额减去发出的红包金额，若结果为

正数，可以乘以适当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来计算应纳个人所得

税税额，但若结果为负数，又该如何处理呢？况且这种差额征

税的方法在个人所得税征税模式中并不存在。所以，当前的

税制环境使其并不具备征税的条件。

（二）B2C电子红包的税务处理

1. B2C员工电子红包。B2C员工电子红包不能简单地视

为企业对员工的赠与。企业与员工之间是一种劳资雇佣关

系，是签订了具有法律意义的劳动合同的，这是联系他们的

纽带。企业向员工支付工资是为了购买他们的劳动力来为企

业创造价值，这是一种金钱的交易关系；而企业向员工发放

电子红包，实际上是一项激励政策的体现。所以，员工收到企

业派发的电子红包应该视为“工资、薪金所得”，计算缴纳个

人所得税。

企业为了增加与员工之间的互动性和趣味性，而在员工

群里发放金额较小的拼手气红包，或是向员工发放各种名目

的非全年一次性奖金的电子红包。这两种形式的电子红包都

应当视作员工获得的职工福利，一律并入当月工资、薪金所

得来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按

照《个人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是

工资、薪金所得人，而扣缴义务人是支付所得的单位。也就是

说，员工从单位获取的电子红包，应该看作是已经计算缴纳

过个人所得税的税后所得。因此，企业在派发此类红包之前

就应该要把个人所得税的问题考虑进去。

还有一种特殊情况：企业按照全年的工作业绩情况向员

工发放全年一次性奖金电子红包，即年终奖电子红包。通过

互联网第三方支付平台发放的年终奖与传统年终奖的税务

处理大同小异。二者的相同之处都是按照员工当月取得的全

年一次性奖金金额除以12个月后的商数来确定适用税率，计

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员工获得的年终

奖电子红包金额是税后所得。因而，单位在计算扣缴税款时，

应先将员工实际获得的年终奖红包金额除以12个月，按照其

商数所对应的税率，把实际税后所得金额换算成税前所得金

额，再进行相应的税务处理。

2. B2C用户电子红包。

（1）B2C用户现金电子红包。站在腾讯、阿里巴巴、新浪

等公司的角度，其发放电子红包的意义在于增加用户粘性，

推广其第三方支付平台这一支付结算方式，刺激用户绑定银

行账户，使用户习惯于移动支付方式，比如微信支付、支付宝

支付等。站在参与电子红包发放的其他企业的角度，则是为

了提升其品牌知名度，促进其产品的销售。二者的目的都是

为了扩大市场占有量，同时进行业务的宣传。这都是带有商

业性质的，所以笔者认为应该对B2C用户现金电子红包进行

征税。这也是有例子印证的。腾讯公司在今年央视春晚发放

的 5亿元红包中有 1亿元是用来交税的。江苏一家企业因在

一档电视节目中现场派发了 300万元的微信红包，而主动向

江苏盐城东台市地税局缴纳了75万元税款。

但是笔者却不赞同将其归为偶然所得来征税，因为它与

偶然所得的概念界定是不一样的。笔者认为，应该参照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促销展业赠送礼品有关个人所

得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50号）的规定，企业在业务宣传、

庆典等活动中，向本单位以外的个人赠送现金、实物或是有

价证券的，对个人取得的礼品所得，应该按照“其他所得”项

目来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税率为 20%，并且是全额征

收。企业发放B2C用户现金电子红包与这条规定中的活动赠

送的目的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为了回馈用户，同时进行更好

的宣传。所以笔者认为，此种电子红包应当按照“其他所得”

项目，全额适用 20%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并且用户实际所获

得的电子红包金额仍然是由企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税

后所得。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定，企业已经发生的且符合

条件的业务宣传费和广告费支出，可以在计算缴纳企业所得

税税前扣除一部分金额，但是这个扣除金额是有限额的，最

高限额为企业当年营业收入的 15%，如果超过了这个限额，

则只能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企业向用户发放现金电

子红包，其目的是为了进行营销宣传，是一种变相的广告费

用支出。因而，企业向用户发放的现金电子红包金额不超过

当年营业收入 15%的部分可以在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税前

扣除。

另外，由于参与向用户发放现金电子红包的企业较多，

所涉及的行业较广，对于符合条件的业务宣传费和广告费支

出的扣除限额也随行业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比如医药、饮料

等制造企业的扣除限额是当年销售收入的30%，而烟草企业

的业务宣传费和广告费支出一律不得在税前扣除等。因此，

相应行业的企业向用户发放的现金电子红包的扣除限额也

应该按照此规定来执行。

（2）B2C用户卡券电子红包。对于用户取得的企业派发

的且用于购买该企业商品（产品）或服务才能使用的卡券电

子红包，主要包括各种消费券、代金券、抵用券、优惠券等，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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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企业销售商品（产品）或提供服务的价格折扣、折让，不征

收个人所得税，其税务处理与传统的纸质代金券、折扣券的

税务处理基本没有区别。即企业在向用户发放卡券电子红包

时无需进行税务处理，而在用户持券消费时才进行相关的税

务处理。

此时企业开具发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按照扣除了代金

券或折扣券上的金额后实际收取的金额来开具发票；另一种

是按销售额的全额开具发票，将折扣券作为商业折扣来处

理，即在同一张发票上的“金额”栏分别注明折扣额和收款

额。两种开票方式下的税收征缴额并没有不同，都是按照扣

除了折扣后的销售额来征收流转税。

但是如果按销售额的全额来开具发票，却仅在同一张发

票的“备注”栏注明折扣额的；或是将折扣额和收款额分别开

在两张不同的发票上的，那么按照相关税法规定，则应该对

全部销售额进行征税。税收法律法规之所以这样规定，是为

了保证购销双方在计算增值税的进项税额与销项税额时口

径一致，防止销货方按扣除折扣额后的金额计算销项税额，

而购货方却按未扣除折扣额的金额计算进项税额，这是一种

漏税行为，会造成国家税收的流失。因此，从能准确反映经济

业务实质的角度出发，笔者建议企业采用按全额开票，将代

金券、折扣券作为商业折扣处理的方式更为恰当。

3. B2C公益捐赠电子红包。

（1）B2C公益捐赠电子红包的范围界定。B2C公益捐赠

电子红包与传统的公益性现金捐赠基本没有区别，前者只是

借助了互联网第三方支付平台而已。《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

例》规定，公益性捐赠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必须

通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或者公益性社会团体进行

捐赠。二是捐赠必须用于《公益事业捐赠法》中规定的公益事

业。所以并不是企业通过互联网第三方支付平台捐赠的电子

红包都能算作公益捐赠，只有同时满足以上两个条件的电子

红包才能算作公益捐赠。

如2015年春节，腾讯公司联合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微信支

付平台下共同发起了名为“新年送有爱红包”的公益项目，企

业通过微信支付平台向山区孩子捐赠的电子红包，通过了中

国扶贫基金会这个公益性团体，其目的是用于教育公益事

业，所以属于公益捐赠电子红包的范畴。

（2）所得税税前扣除问题分析。《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

业发生且符合相关条件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可以在计算缴纳

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一部分金额，但是这个扣除金额也是有

限额的，最高限额为企业年度利润总额（企业依照国家统一

会计制度的规定计算的年度会计利润）的12%；超过12%的部

分不得扣除，需在年末计征企业所得税时进行纳税调整。

另外，《企业所得税法》中对于企业公益捐赠税前扣除凭

据的要求也非常严格，要求企业提供加盖了接受捐赠单位印

章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收据联或是公益性捐赠专用票

据，才能按规定进行税前扣除。如“新年送有爱红包”公益项

目是腾讯公司和中国扶贫基金会联合发起的，那么腾讯公司

在发出公益捐赠电子红包时，就应该向中国扶贫基金会索要

盖有其单位印章的捐赠票据，作为所得税税前扣除的依据，

否则是无法税前抵扣的。

三、结语

笔者对于电子红包这一创新型的互联网金融业务相关

税务处理问题的分析仅仅只是一个初步的探索，在相关的正

式法律文件没有出台之前，也仅是按照现有的税收法律法规

相关规定，给出笔者认为较为合理的税务处理方式。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还会有许多其他

新兴互联网金融业务出现。由于通常税收政策的制定具有滞

后性，导致许多新兴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只能套用现行的一些

税收政策规定来进行税务处理，特别是对于那些税法中的盲

区，难免会出现争议，很容易造成金融市场的紊乱。因此，国

家税收部门及时地出台相应的税收法律法规对此进行规范

显得尤为重要，从而保证发放电子红包这类新兴互联网金融

业务在正常有序的税制环境下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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